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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各版本《高邮州志
人物志》中，对医界名人未
单独编类，而是散见于《方
伎》或《艺术》中，记述的医
界名人最早仅始于明代。
这显然有失疏漏，与高邮医界史实不合。
秦观《淮海集》中收录《医者》和《赠医者邹
放》二诗，都是题赠北宋高邮名医邹放的。
《赠医者邹放》诗云：

邹子本淮海，弱龄加讨研。
岐扁逢卷中，遂知百病先。
被秦观尊称为“邹子”的医者邹放是

“淮海”即高邮人，年少之时就精读医学经
典，遂成名医，并扬名京师：

往岁游京室，公侯纷荐延。
国工不敢妒，遣儿求执鞭。
早年他在京师行医，王公大臣纷纷慕

名延请，太医院的“国工”们也刮目相看，许
多人家的子弟希望拜入其门下，可谓名重
当时。然邹放天性淡泊，不慕名利，晚岁返
归故里行医：

晚弃本州役，青衫鬓萧然。
临衢开大肆，旁午送金钱。

“肆”者店铺也，“旁午”者纵横交错、四
面八方也，可知邹放退居高邮，名闻乡里，
其医馆门庭若市。

嗣子颇不凡，文场早周旋。
行期拾青紫，善积神所怜。

“青紫”本为古时公卿绶带的颜色，代
指高官显爵。诗歌称赞邹放儿子才华出众，
金榜题名指日可待，而这是邹家厚积善行所
致。诗歌约作于熙宁末年至元丰初年
（1077-1078）乡居期间，秦观僧友参寥子
与之从游，寄宿高邮乾明寺。《宿乾明》诗云：

五更风雨闹秋堂，梦断篝灯尚有光。
明日又为湖上客，船头云水正茫茫。
参寥子本名昙潜，苏东坡为之改名道

潜，号参寥，人多称参寥子，谢世后朝廷赐号
妙总大师。他一度卧病乾明寺，延请邹放诊
治。病愈后邹放不肯收取诊金，只求取一
诗。参寥子是著名诗僧，“苏门六君子”之一
的陈师道称之为“眉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
友也。释门之表，士林之友，而诗苑之英也”
（《送参寥序》），当即赋《赠邹医》诗云：

君不见宋清市药长安西，众工就取资
刀圭。

疪疡疾病一皆往，所应不必黄金赍。
诗歌开头将邹放比作唐代长安著名医

工宋清。柳宗元专门写过一篇《宋清传》，
记述宋清“居善药”，药材好，且制作精良，
生了病长了疮的人都纷纷找他疗治。他医
者仁心，“贫士请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
倾财救之，故有义声于京师。”诗歌简略记
述了邹放名重京师及返乡行医的生平事
迹，对邹放为其诊病以及不肯收取诊金之
事，记述尤为生动有趣：

怜余寝瘵古佛刹，每辱珍剂相扶携。
倾囊倒橐愿为赠，唯有圆蒲并杖藜。
君闻掉头不我顾，止索诗句光衡圭。

“寝瘵”即卧病之意。参寥子想付诊
金，然囊中羞涩，“唯有圆蒲并杖藜”；邹放
呢，才听参寥说要付诊金，掉头就走，连连
说：“不可，不可，大师若肯题诗一首，邹某
心愿足矣！”在邹放，得到有“诗苑之英”美
誉的诗僧亲笔题诗，自是“蓬荜”生辉；在参

寥子，病体康复，心
情愉悦，题诗一首，
岂不快哉！而秦
观，参寥子患病，他
大约一直陪伴在身

边，偶尔也留宿寺中，有《宿乾明方丈》诗为
证。此时，邹放当然不肯错过机会，恳请他
题诗一首，也算是一个赞助吧。秦观《赠邹
医》末句云：“因君乞诗置屋轩，聊复援笔赋
本根。”十分清楚地道出了作诗的缘由。

如果说，秦观与参寥的诗歌对邹放行
医扬名京城，还只限于一般性的概述，那么
另一位也很有名气的诗人则记述了邹放在
京城急人所难的一个实例，十分难能可
贵。韩驹（1080～1135）字子苍，号牟阳，
学者称陵阳先生，北宋末南宋初江西诗派
诗人、诗论家，对秦观诗词有研究并有独到
见解，著有《陵阳集》四卷传世。徽宗宣和
五年（1123）除秘书少监，六年迁中书舍人
兼修国史，《宋史》有传。韩驹《赠邹医》诗
一首，据考证大约为崇宁五年（1106）后一
段时间。其时他尚未中第，滞留京师，生活
困顿。诗云：

华佗一卷世不留，玉函三十龙宫收。
奇方异诀上帝求，稚川肘后真悠悠。
东京仲景儒家流，韵疏思密岂自由，
妙技乃与俞跗侔。
诗中提到的华佗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

家，民间视之为神医；稚川是东晋道教学
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字稚川，号
抱朴子；仲景即被后人尊为“医圣”的东汉
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俞跗相传是黄帝
的臣子，上古医家，擅长外科手术。韩驹历
举了中华医药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而诗
句“后来继之有髯邹”，盛赞邹放是中华名
医的传人。“髯邹”二字，十分简洁形象地描
写出邹放是一个“美髯公”。邹放此次当是
重游京师，诗句“曷来游梁自高邮”，点明了
这位医者来自高邮。

我穷羁旅古汴沟，有妇抱病柴门幽，
巫医百请不颔头。卒然邀君为停辀，
决去沉疴如决疣。自言不取千金酬，
只求一诗当琳璆。高风绝艺两罕俦，
我才不迨前人羞。祝君尚壮勉勿休，
自致名誉倾公侯。
体会诗意，患病之人正是韩驹之妻。

此时不是韩驹升迁荣耀之日，而是困厄京
城、“抱病柴门”之时。遍请巫医却无人肯
来，大约是担心沉疴难治，或嫌其家贫付不
起诊金吧。“辀”者车马也，唯邹放应邀，慨
然应允，停车下马，手到病除。“决去沉疴如
决疣”，治愈重病如同去除皮肤上赘疣一般
的轻松，其医术何等精湛！此时的韩驹虽
有才名，然并非誉满天下的名士，手头困
窘，心中感激邹放却付不起足够的诊金。
邹放十分坦然，谦虚地求取一诗“当琳
璆”。“琳璆”亦作琳球，本指美玉或玉器撞
击声，比喻优秀人物或优美诗文。韩驹自
是感激不已，“高风绝艺两罕俦”，赞颂邹放
救人急难，不取报酬，德艺
双馨，罕有匹比。韩驹诗
歌流传至今，与秦观、参寥
诗歌一道，让后人看到了
一个形象充实而又丰满的
宋代名医邹放。

北宋名医邹放
□ 许伟忠

我 1960 年高邮师范
毕业，分配在高邮师范附
小（现第一小学）工作。这
是一所绿树环绕，鸟语花
香，环境优美的学校。虽
地处市区中心，但没有城市的喧闹，只有孩子们
琅琅的书声和课间嬉闹的欢笑，是一个适宜读
书学习的好地方。

学校有南北两个校门，南门是学校的大门，
北门只有在放学时才开。上学时，师生都习惯
从南门传达室西边的耳门进。一进门，迎面就
是一面一人高的穿衣镜，以便师生照镜子整衣
冠，这是学校潜移默化地对师生进行礼仪教育。

学校由南向北分成前中后三个区域，一条
砖铺的走道从前贯串到后，把三个区域连成一
个整体。从南门进校后，砖路两边是操场，操场
东西两侧沿学校围墙栽着一行六七米高的青榆
树。青榆树粗壮挺拔，气势非凡。每年四五月
间榆钱成熟了，像无数只黄色的小蝴蝶在校园
飞旋，吸引着学生们追逐嬉笑。经过一个古色
古香的圆门，便进入了学校的中部区域。砖路
两旁各有一个相互对称的花圃，栽着半人高的
天竹和修长的水竹。秋天天竹果成熟了，一串
串像红玛瑙缀满枝头，煞是好看。迎面是一幢
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这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
楼上下各有两个教室。大楼东西两端各有一个
类似北京四合院的院落，院南北两侧各有两个
教室和一个办公室。中部区域主要是中高年级
学生的教学和活动场所。

学校大楼北面栽着四棵和楼房等高的梧
桐树，树干粗壮，枝叶繁茂，郁郁葱葱，成了麻
雀、喜鹊、白头翁等鸟儿筑巢和栖息的家园。白
天，这些鸟儿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傍晚，这
些鸟儿又不知从什么地方飞了回来，叽叽喳喳，
争鸣不休。这时，你若从梧桐树下走过可要小
心喽，稍不留神，一团白色的鸟粪从天而降，会
弄得你狼狈不堪，又哭笑不得。秋天梧桐籽成
熟了，像无数小降落伞随着秋风飞舞，别有一番
情趣。再往后走，一排办公用房是学校的中枢
所在。中间是大办公室兼会议室，东西各有一
个小办公室是校长室和教导处。办公室前面有
两个对称的如意形的花坛，栽着月季、美人蕉、夹
竹桃等花木。办公室两侧是冬青树环绕着的学
生气象站和农场。高年级每班都有一块条状的
菜地，种些青菜、菠菜、大椒、西红柿什么的。每
天下午放学后，学生就轮流到这里来浇水施肥，
忙得热火朝天。学生种的蔬菜就卖给学校的教
师食堂，收入作班费用。大办公室北门外是一块
水泥井台，中间有一口古井，年代久远，青石井栏
四周满是井绳拉磨的道道沟槽。1965年春天，
时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先生回乡探亲，特
地在县委负责同志陪同下来母校看这口古井。
故地重游，感慨万千。他深情地对我们青年教师
讲，他童年在一小上学，下午放学后都要到这儿
来打井水洒扫教室，抹课桌椅。并讲小学教师很
光荣，小学教育很重要，勉励我们要教书育人，好
好工作，不要辜负国家和家长们的殷切期望。

从井台向北走，就进入了低年级的教学和
活动区域。宽三米、长约三十米的砖道两旁栽

种着近二十株葡萄，一个高约三米的葡萄架覆
盖着整条砖道。手臂粗的葡萄藤从两侧蜿蜒向
上攀爬，虬枝纵横交错，枝叶把葡萄架遮盖得严
严实实，夏天走在葡萄架下感到特别清凉舒
畅。葡萄成熟时，一串串从上面挂下来，绿的，
红的，紫的，像一串串彩色灯泡，无比靓丽。上
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物资
极其匮乏，水果店偶尔卖萝卜，也要排好长时间
队才能买到一两个。面对色艳果甜的串串葡
萄，师生们经常在葡萄架下走过，绝没有一个人
伸手摘一颗。由此可见一小师生高尚的思想品
德和优良的行为习惯。

那时，我校和城北小学、新巷口小学是邮城
三所规模较大的学校。小学部是三轨十八个
班，每班学生45人到50人不等，加上两个幼儿
班，学生总人数在千名之内。生源主要来自三
个方面：高邮县政府和人武部两个大院内的干
部子女，中市口附近的居民子女，西菜园、南菜
园和公园一带的园民子女。学校当时有正副校
长各一人，教导主任一人，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一
人，总务主任一人（兼电工、学校食堂事务长、花
木管理员），会计一人。教师四十多人，其中高
等学历的两人，大部分是高邮师范初师和中师
毕业生，还有少数是解放前就参加教育工作的
老同志。

时任校长邹瑛，是高邮教育界知名的女强
人。她性格豪放直爽，讲话简短有力，处事干脆
果断，连走路都是风风火火的。我们都很敬畏
她，其实，她是位外刚内柔，关心教师的好领导。

文教局领导很重视一小教师的思想素质
和业务能力，每年从高邮师范应届毕业生中挑
选一至三名优秀生留在一小，对个别不称职的
教师则坚决调离。那时文教局机关就在百岁巷
内，局领导来我校布置或检查工作，不用骑车，
步行十多分钟就到了。来了就顺便听听课，有
时是走马看花地站在教室窗外听几分钟，有时
拿一条板凳坐在教室后面听到下课。我们也习
以为常了，总之要时刻准备着，备课、上课、批改
作业来不得半点含糊。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一瞬间，五十多年过
去了。回想起当年在一小的工作情况，历历在
目，难以忘怀。遗憾的是作为老一小标志的砖
木结构的教学楼拆了，百年古井填了，梧桐树锯
掉了。深受师生敬爱的邹瑛校长、周慧娟校长
和一些当时在高邮教育界享有盛誉的茆冠英、
张锦桂、王勃、王荫棠、张棣泉等老教师也都先
后辞世了。

啊！第一小学，有着一百二十多年悠久历
史，为国家培养了夏书章、孙云铸、沈亦珍、孙本
旺、徐平羽、周尔钧、秦华孙、赵厚麟、陈刚等众
多俊杰英才的第一小学，我深深地挚爱着您。
我为您辉煌的昨天自豪，我为您奋进的今天讴
歌，我为您灿烂的明天祝福！

六十年代初期的第一小学
□ 夏志强

这里说的“唱”是农民唱的小调，不是那个
叫“rap”的源于黑人的“说唱”。

乡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不得
闲。挑担子时打号子，“哼吆喝哉，哼吆喝哉，
小大娘哉，歪歪哉唻”，没结婚的少年出不了
口，只得闷头“哼吆喝，哼吆喝”。插秧号子就丰富得多，
其实就是“唱”了。“格铛哉……”声音拖得老长，“我跟姐
姐隔芦芭，姐姐爱我我爱她，姐姐夸我人品好，我爱姐姐
会当家，啊呀我的好姐姐，拆掉芦芭我们并一家。”一个
人领唱，想和一声的随便。也有泼辣的婆娘来段“春
唱”，“高高田埂一脚翘，一脚踩到个剃头刀，爹爹说拿它
刮胡子，奶奶要拿它刮刮毛。”“这个女人家不得好！”一
阵笑骂。未出门的姑娘抿着嘴，不笑，脸憋得通红。

唱得最多的是踩水车的时候，有讲头，叫“踩锣鼓
车，唱‘唱’”。

水车一般就两种，四个人踩的叫四人轴，六个人踩
的叫六人轴，大小不同而已。四人或六人站在车拐上，
前面架着一根横木，叫车担棒，两个膀子趴在车担棒上，
两条腿作爬坡状，水车越转越快，河里的水哗啦哗啦被
提到田里。几个少年麻木，上去一顿飞踩，不一会就喘
粗气腿打软。这个活不能玩蛮力，蹬一下是一下，把车

“悠”起来，水来得快，还又省劲。
一两个钟头换一班人，生活不算重。但从早到晚，

撅着个屁股，像个癞大鼓（癞蛤蟆）趴着，很是无聊。怎
么办呢？唱“唱”！

车担棒一头挂面锣，一头绑只鼓。锣鼓一响，唱起
来。

讲究的唱《打老龙》，龙王爷不下雨，害得人踩水车，

让孙悟空把四海龙王戏弄一回，解气、解乏。
也有唱《封神榜》，都有唱本，一般人会不了那
么多，就唱点闹笑的。“高高山上一大家，破墙
破壁破芦芭，生了三个好儿子，身上一样都不
差。大儿子是个鸡屎癞，二儿子是个癞菜花，

只有三儿子生得好，帽子一除碗大个疤；娶了三房好媳
妇，身上一样也不差，大媳妇是个连疮腿，二媳妇是个腿
连疮，只有三媳妇生得好，身上不离粘棉花。”大家一起
望着刘家弟兄，“大爷子，你把个水瓶放哪里了？”老大不

“护头”，“放癞（那）头了，小炮子哉。”老二，帽子一年戴
到头，容易“急脸”，没人跟他开玩笑。

干部的玩笑一般不得人敢开。干部有权，记工分、
分粮、分草都在他们手上。尤其是1960年左右，农活还
是那样干，突然粮食就不够吃了。后来叫“三年自然灾
害”，归结于“自然”，归结于“天”，人就容易妥协了。

老张的老子放牛，那个时候老张才十几岁，一天，牛
丢了，找到黑没找到。老老张没办法，捧个碗去食堂打
粥，管食堂的老梁一把夺下碗，“把牛找家来，再吃。”老
老张望望食堂墙上的标语，石灰水刷的，“放开肚皮吃
饭，鼓足干劲生产”，牙没敢龇，找牛去了。第二天老张
去找老子，老子倒在河坎下，口袋里两个青蚕豆角子。

庄上饿死的又不是老老张一个，有什么办法呢？
有时候干部不在场，有胆大的也编几句唱，“太阳出

来红彤彤，干部奶奶不上工，煮个粥来裂大缝，煮个饭来
散茸茸，夹个疙瘩半斤重……”干部家里有粥有饭，也不
瞒人。大家背后说两句，互相咬死，“此谈此了”，事后概
不认账。

那个时候的人纯。的确。

说“唱”
□ 居述明

家乡的油菜花，只要
空一点的地方都被它占
满，田埂上、沟渠旁、房前
屋后……这儿一簇、那儿
一片。绿油油的麦苗、
粉红的桃花、金黄的油菜花，仿佛
一个调色板，给经历整个萧瑟冬
天的田野带来了生命的力量。

油菜花挤挤挨挨，随风摇曳，
花香四溢，引得蜜蜂围着上下翻
飞！上学的小伙伴们经常在油菜
花丛中逗留，为的是逮上几只蜜
蜂，吃它刚刚采到的花蜜。千万
不要责怪这些孩子们，他们毕竟
是好奇的，也是嘴馋的。你还没
看见他们狼狈的模样哩，鞋子湿
了，头上、手上、衣服上、书包上到
处落满了油菜花的粉，黄黄的，怎
么掸也掸不掉，回家少不了要挨
父母的一顿训斥呢。

阳光明媚的时候，一些爱美的
村姑会跑到油菜田里来照相。农村

人谁没看过油菜花呢？
谁又会在意它呢？看到
那些女人搔首弄姿的样
子，就有人议论起来。红
色的长大衣、黄色的油菜

花、俊俏的脸蛋，怎么不是一幅美妙
的画卷呢。勤劳纯朴的乡亲们哪，
你们对美究竟有多么的麻木！

油菜花开，天气就暖和了起
来。风柔柔的，空气中弥漫着万
物生长的味道，让人禁不住放肆
地、贪婪地呼吸着。大人孩子纷
纷脱下臃肿的棉衣，仿佛卸下了
一副挑了很久的重担，整个人顿
时轻盈了起来。走路变快了，说
话的声音也更响亮了，好像跟着
拔节的麦苗一起生长了。

不要怪乡亲们不懂得欣赏油
菜花的美，这时候他们有很多的
事情要做呢。理墒、除草、治虫、
下秧……一样不能耽误！人误地
一时，地误人一季哩。

油菜花
□ 谢文龙


